
这是我亲身经历

的一件事，通过这件

事，我对法轮功有了

新的认识，原来中共

的电视、报纸把我们

骗了这么多年。  
我是偏僻山村 

的一名幼儿教师， 
为了给孩子们添一些教材、玩具，我起身到县城去

进货。早上起来去县城公路等班车，因我住家的地

方离乡公路还有一段路，赶到后，乡里到县城的班

车已经走了。我们这里每天只有一趟车，早上去县

城，晚上返回。  车没赶上，心想只有租一辆摩

托，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车，我上前打招呼，车

就停下来了。司机也没多问就叫我上了车，这位司 
机态度很好，叫我把车门关好。上车后我听到他在给另外坐车的人讲善恶有

报，天安门自焚骗局，“真善忍”好，及通过炼法轮功身体发生的变化。  

  我当时因想尽快到县城进货，办完事后能赶上回去的班车，我也没有

多在意听，不知不觉就到了县城，司机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点，我给车

费他不要，还提醒我所带的行李不要忘了，我非常感激。现在很多司机出

门捞外快，千方百计搞钱，这人太好了。  
  我急急忙忙到了进货的商店，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把要买回的书和玩

具选好了，店主帮我包装好了，付钱的时候一掏钱，包是空的，钱不见

了。当时我很着急，也不知道忙乱中在什么地方把钱搞丢了，钱没了，选

的货也拿不走了。没办法只好去找县城的熟人借了钱，才把货买回去。因

为钱丢了，当时的情绪很不好，有些痛苦。我家在农村，经济不好，要挣

几百元钱也很难。回家后丈夫知道了，还与我生气，为此我还伤心的哭了

一场。事后心想也只有自认倒霉，运气不好。  
  可是过了几天，忽然接了一个电话，是乡上打来的，叫我到乡上去拿

丢了的钱。当时我真有点不相信，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又没有人知道我的

住址，也不知道电话联系号码，捡钱的人还能找到乡里来，还给我送到

家，难道这钱对他就没有用吗？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和丈夫去了乡上，原来是几天前

搭他车不要车费的那位司机，我非常感

动。事情是这样的，司机讲，我搭他车

的第二天，他发现车上有一卷钱，有五

百七十元，当时就逐个打电话找昨天坐

过车的人询问，都被排除后，就确定这

钱是我丢的，他又不认识我，当时只听

说我是村里的幼儿教师，就到我上他车

的地方了解，问到了我住的村社，姓

名，才找乡上的熟人通知我。听后我太

感动了，现在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好的

人。我们要留他吃顿饭表示感谢，他谢

绝了，给他买了一包最好的烟，他不会

抽，也不要，他说这不算什么，只要是

学法轮大法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

以前我不了解法轮功，还听信了电视报

纸的歪曲报导，通过这次亲身的经历，

我感到现在普通人群当中是绝对找不出

有这位法轮功学员这么高尚的品德，和

美好的心灵。原来中共的报纸和电视都

是骗我们老百姓的。 ◇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

故事：有一个叫王恭的人，从会稽回家

后，同宗前辈王忱去探望他，看到他坐

在一张六尺长的很精致的竹席上，觉得

既新奇，又喜欢，继而便动了贪心，然

后对王恭说：“你从会稽那边回来，所

以能够弄到这种新鲜的好东西，不妨送

一张给我。”当时王恭没有说什么，就

又聊了一些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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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

人，在人的一

生 当 中 “ 需

要”的东西并

不多，而“想

要”的东西则

太多太多。有

多少人为了得

到想要的东西

而吃不好睡不

好，搞的一身

糟，心灵也受

到了极大的伤

痛；有的争的

头破血流，甚

至 搭 上 了 性

命。对物欲的

追 求 并 非 好

事，放不下的

执著，才是人

生的大敌。◇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印度班加
罗尔（Bangalore）偏远乡村学校的二千名师生集
体晨炼情景。校长特助用麦克风发出口令，各班
级老师带着学生，分成两批，列队学炼法轮功。

王忱走后，王恭就让家里人把自己

坐的那张竹席给王忱送过去。王恭没有

多余的席子，就只好坐在草垫上。后来

王忱听说这事，非常惊讶，且又觉得惭

愧，就对王恭说：“我本来以为你有多

余的，所以才向你要，真是……”王恭

回答说：“你不了解我，我做人的标准

是，在生活上不喜欢多余的东西。我以

为，只有少了物质上的累赘，才会有心

灵上自在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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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六年冬天，黑龙江省达连河镇政

府“六一零”（江氏为迫害法轮功成立

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

恶人让北达连河的村民宋黑子专门撕毁

当地法轮功学员贴在路边电线杆和墙上

的传单，宋黑子每天能挣三十元人民

币，他觉得这差事又省心又不费力，钱

来的也太容易了。于是他洋洋得意的对

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千万别间

断贴标语和传单，你们要不贴，我就没

事干，也挣不到钱了。”  

法轮功学员对他讲真相，告诉他撕

毁真相标语一定会遭恶报的，不能挣这

伤天害理的钱！宋黑子不以为然，照样

每天去撕毁真相标语和传单。  

可时间不长，宋黑子的妻子在没有

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得了脑血栓，不

能动了，宋黑子心里想：难道真是因为

我撕标语遭恶报了？那应该我遭恶报，

而不是报应到我妻子的身上，他半信半

疑还去撕。  

一天，他在院子里劈柴，崩起来的

木头条子正好弹在他眼睛上，疼得他直

打滚，这回他明白了，大法弟子告诉他

的是真话，是为他好，今后再也不能挣

这昧心钱了。于是明白真相的宋黑子卷

起行李外出打工挣钱去了。◇ 

 

我的父亲去世二十多天了。老人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法轮功好！”写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以启迪世人。 
我的父亲一九零八年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念了两年

书。十七岁离开老家，去中药铺学徒一年。三十年代，加

入了外国人办的基督教会，成了一名基督徒。后来进入日

本人办的铁路上班。四四年出了一次行车事故，同事告

诫：赶快逃跑，如果被日本人怀疑与抗联有关就危险了。

为此，辗转逃避躲过了日本人的迫害。一直到土地改革，

共产党来了，老人的灾难也来了。老家的一群中共土匪把

老人全家劫持回从小离别的故乡。受尽威逼打骂欺凌之

苦。全部财产被抢光。来年春天他们知道老人不会种地，

决定把我们撵回城，临行前，开了一张写有“中农”字样

的路条，也叫通行证。老人就这样戴上了“中农”帽子。

到了四九年因为生活所迫，又重回铁路。在当时老人也算

是个文化人，当过小官，但过于耿直，中共官员曾经多次

企图拉其入党，均遭到拒绝。五七年反右派时，因为单位

没有完成指标，经组织暗示、揭批、落井下石，五八年春

天这个老工人被扣上了“中右”的大帽子，被批斗，逼迫

交代检查，隔离看管反省。降职降薪调离原工作，监督改

造。每月只发给二十八元生活费用以维持六口人的生活，

当时四个子女在念书，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靠从口中省

出的一点口粮喂养一只小鸡下蛋卖钱补充经济上的不足。 
六零年的年三十晚饭我

们全家就是喝的玉米面

粥。从此，我们全家就

没得到一天好日子过。

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

甚至某个中共官员下来

检查工作 或者路过 此

地，我们就都得被教训

一通。右派、黑五类、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

绝于耳， 压的喘不 过

气，只能低头走路。老 
人难忍心中之苦，几次欲轻生，都被能吃苦耐劳的老母亲所劝阻。 

直到给右派“平反”，压在头上二十多年的大山终于被搬掉了。

刚有几天好日子过，他就感谢起恶党了。老人似乎看穿世道：“入党

做官”、“入党发财”、“入党才有好日子过”，劝说子孙入党。可

见党文化给中国人的毒害有多深，中共恶党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国人被

党文化不断的洗脑的过程。连身受其害的老人尚难逃脱。 
《九评共产党》问世后，我们给他念，很快他就明白了共产党是

什么，它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恶党近几年对我们全家的迫害

（因为子女修炼法轮功），历历在目，老人深恶痛绝。再提共产党就

骂不停口。一日闲聊，老人说起“亡国奴”，我们当时没反应过来，

而后猛醒：今天的中国人被马列思想奴化，没有中国人的文化、民族

精神、忘掉了老祖宗，都成了货真价实的亡国奴！ 
过去我们多次给老人讲真相，老人还是有些误解，因为共产党的

谎言给老人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造成了障碍。老人卧床不起期间，

我们昼夜守候在老人身旁，无微不至侍候他，不嫌脏，不怕累。不管

是他不能说话、还是不能翻身，从不嫌弃他。我们还放法轮大法音乐

和歌曲给他听。 
在多日不能说话的一天深夜，老人清晰的说：“忠字舞邪！”稍

停片刻又说：“法轮功好！”这就是老人生前的最后一句话。 

彩霞满天 
观鹊闹，  

小童嬉戏哈哈笑。 
哈哈笑，  

乾坤春瑞，  
法轮功好。 

啪啪霹雳燃鞭炮，
湖妖江怪哇哇叫。 

哇哇叫，  
爬天钻地，  
哪儿能跑？ 

 


